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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安吃了 30 多年的饭，可能有些麻木，

今天吃这个，明天吃那个，也不觉得有什么稀

罕。可当离开那个地方，伴着其他食谱进入日

常生活时，就一点点回味起家乡饭菜的好来。

尤其是西安小吃，那个丰富，竟然一成半月吃

不重样，记忆就会被屡屡翻动，让我一次次回

到那盛大的长安烟火。

我第一次品尝西安小吃，是在 40 多年前的

一个夜晚。我从秦岭南麓坐车到终南山下，车

在秦岭梁上趴窝六七个小时，等人从西安找来

零件，将汽车发动机打着，再安上防滑链，于雪

地里慢慢开进西安城，已是凌晨 4 点多了。我

们以为是更深夜静、阒无人迹了，西安却早已

躁动起来。城市人起得好早，据说有些夜市刚

收摊子，早市的神经就在另一边抖动开了。那

天真叫一个“饥寒交迫”啊！冷得人把出门带

的 3 双袜子都穿上，走路还是立脚不稳，麻木僵

硬。路上是带了干粮的，却很有限，在秦岭梁

上就吃完了。饿到这阵，一下偎依到早市摊

上，有一种乾坤大定、福从天降之感。

那天吃的是油茶麻花。这么说吧，它是我

此生吃到的最好一顿饭。很多年过去，我总想

找到西门外的那个老地方，再去吃一顿，并且

就要找到那个老头，以及他倾倒出的那碗稠油

茶。我清楚记得，那个油茶篓子是篾编的，可

能是紫竹，也可能上了漆，呈黑色。为了保温，

滚筒一样的篾篓子外面，是裹着一床特制花棉

被的，这一形象首先就令人温暖倍增。加上篓

子里倒出的油茶，不仅热乎，而且滚烫，烫又不

至让嘴不可接纳，食管也不至于烧乎乎地难以

下咽，那个恰到好处，迅速便让人从头顶到脚

尖，都回归了正常世界。这时我才顾得看篓子

的独特造型，真是编神了，竟然在硕大的篓肚

子上，还编出一个壶嘴来，有六七寸长。那嘴

对着碗，只需把篓子滚动一下，就刚好给你滚

出一碗来，篓子立即复位。老人的所有操作，

都像是一门艺术，不会多洒出一滴来，而每个

人的碗中，又刚好是九分满。后来再也找不到

那种热乎而艺术的感觉了。油茶麻花是西安

人早餐的一种。油茶是牛油、面粉、花生、芝麻

等加香料调制而成，麻花有的浸泡其中，有的

放在碗底，以油茶覆面，吃着可脆可软，就看你

好哪一口了。西安的早餐很多，但老西安大多

吃油茶麻花，或丸子胡辣汤。胡辣汤是河南人

的美食，之所以在西安盛行，是因为早先西安

的铁道以北聚居了不少河南人。西安一个时

期盛行 3 种腔：普通话、关中话、河南话。如果

一个人不能用 3 种话“风搅雪”地来回倒，就意

味着你不是最正宗的西安人。

再说一个裤带面，那是真的像裤带。宽的

能有一两寸，几乎与嘴同宽，还得是大嘴。为

什么要吃这么宽的面，作为陕南人，我有点想

不通。陕南是以细挂面为特色的，谁家挂面吊

得细如发丝，那才是“正经货”，谓之“落口消”。

关中人要吃这么“硬扎”的面食，我想与深厚的

土地耕种传统有关。八百里秦川是家国粮仓，

麦子成熟时，连绵起伏的麦浪，呈八百里金黄。

没有收割机前的“抢收”，是一种持续数昼夜的

生命轮转，不吃扎实了，是应对不了“龙口夺

食”的劳作强度的。加上新麦面出世，节俭了

一年，美美咥一顿总是应该的。因此还有比裤

带面更狠的，叫 biángbiáng 面，biáng 字书写的

口诀是：“一点飞上天，黄河两头弯；八字大张

口，言字往里走。左一扭，右一扭；西一长，东

一长，中间夹个马大王。心字底，月字旁，留个

钩钩挂麻糖，推个车车逛咸阳。”这个字在西安

与关中的村镇街头随处可见，要学会写，太难

了，但要吃，路边随时可以就餐。如今的城里

人，既不春耕，也不夏收冬灌，吃那么扎实干

吗？千年习性使然。

西安小吃最富特色的就是面食，而面食都

体现在“宽、厚、筋、韧”上，筋是筋道、力道，韧

是柔性、弹性。无论裤带面、biángbiáng 面、油

泼面、捞面、臊子面，中心都体现在“宽厚”上。

尤其待客，上“薄咧咧”的面还行？让人打骨子

里瞧你“薄气”。连捞面、臊子面，也是要讲究

“干拌”的。臊子是干臊子，面是不带汤的面，

油泼辣子是浸透油的碎辣子屑，搅完拌完，干

轴轴、硬揪揪、红腾腾一老碗，喝汤另给你配。

有个叫“关中老碗”的店面，连喝汤都是给你配

的老碗，那老碗两斤重似是有的。并且老陕还

爱吃“干打垒”。那是一个筑土坯墙的用词，干

对干地硬杵硬筑，那样墙壁才结实。吃裤带面

时，还要就肉夹馍，“干”就“干”，那个绝配，吃

完简直是浑身的“烘腾”“夯实”，这一股子力

气，当年成就割麦的把式、扬场的好汉。今天

也不白吃，三两小时后，进健身房撸铁，一嗨

呦，就把一两百斤的铁杠举上去了。如今连女

士到了西安也是喜欢吃宽厚之面的。过去讲

樱桃小口，她们都不待见这个，吃了也需扭身、

低头，或挡住嘴，大多只喜欢吃窄溜溜、细丝丝

的凉皮、饸饹。当然那个也好，也是西安一顶

一的小吃。现代审美突然把嘴的宽大之美重

视了起来，西安的面食老板心里立马就有了

底，你无论走到哪里，尤其是最时尚的地方，那

面，那“裤带”，就绝对是做得宽大胜嘴了。

西安再有一个小吃名气已很大，但也不妨

说一说，它就是被誉为“长安第一碗”的羊肉

泡。这玩意儿吃了更是十分地攒劲、顶饱、扛

硬。全国已有许多叫羊肉泡的店面，甚至开到

了国外，但我吃来吃去，还是觉得西安的地道。

这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在外的西安人都这么

说。我想一是水土的原因，这个好理解。二是

感觉上的差异，吃什么喝什么，也是需要一个

“场”的。这个“场”大致与磁场类似，同巨大的

“环境干扰”与“同频共振”有关，一旦脱离了西

安的“场”，羊肉泡吃起来就寡淡了几分味道。

即使你请来的是西安的厨师，拉来的是长安的

老汤、羊肉、饦饦馍，掰着吃的时候，身边听到

的是京腔、昆曲、评弹、二人转，那个“场”就不

对了，好像馍蛋蛋也不需要那样掰，糖蒜也不

需要那么吃，整个“话语体系”都发生了位移，

你就赶紧扒拉几口走人吧。而在西安吃羊肉

泡，你且悠着来吧，都在慢慢谝、慢慢掰、慢慢

掐 。 在 外 地 吃 ，那 馍 是 拿 机 器 铡 成 小“ 魔 方

块”。在西安，把馍掰完，还要相互比一下，看

哪位“吃家”老到，全掰成了“黄豆粒”。然后一

桌人，是要分成“口汤”“干刨”“水围城”“单走”

“小炒”的“各吃各”，然后品几道招牌菜，“牛

舌”“牛尾”“花肚”“龙骨”，再喝几杯老西凤，才

正式开吃。吃法讲究也可大了，是一点一点挖

着吃，有时半边吃完了，另半边还安之若素，挖

之不倒，要的就是那个吃的“业内水准”。关键

的关键，是无论在哪里吃，都可能飘来几声秦

腔，即使不是戏，那口音，那说辞，也都似秦腔

那么慷慨激昂、钢梆利落脆，这羊肉泡就算吃

出味道了。因此外地朋友到西安，我总让他们

去街巷里人多烟火气重的地方吃，到那里才叫

吃西安羊肉泡。

说了半天，好像都是“硬伙食”，西安人就

这么需要“扛硬”“顶饱”的饭？有软和的，咱朝

“李记搅团”走，那是我每次回西安都要吃的，

就 在 南 门 外 ，有 时 需 排 队 。 搅 团 俗 称“ 哄 上

坡”：看起来吃得撑，扛着锄头不等上到坡地就

饿了。它是用玉米面，过了箩箩，筛出的细粉，

比面粉略粗些，一把把撒到开水锅里，直搅得

十分黏糊、煮得大气出不来时，才舀到一个大

钵里，浇上花椒、蒜瓣、红辣椒炝出的浆水菜，

你就请吃了。西安不少女士都爱这个，围上去

就是一老碗，哪怕腰围一尺五六的苗条女士，

也是这一吃。

现在搅团的吃法越来越讲究，还要举行仪

式。一钵搅团郑重端上来，再配七八碟小菜，

无非是香菜、韭菜、芹菜、蒜薹之类，还要跟一

个提着大锣的胖嫂子，嘴里念念有词。那搅团

是贴了“黄金万两”封条的，胖嫂子的“致辞”，

我拣紧要的概述几句：“……贵客临门，喜气盈

盈。吃了搅团，百事顺心。千般风光，不如健

康。白米细面，不如杂粮。锣锣一响，黄金万

两！”然后恭请主宾剪彩，胖嫂子再冷不丁“咣”

地一声锣，吓你一跳，就算一锤定音了。揭开

木质锅盖，那的确是一团黄澄澄的金色，任什

么天下美食，在这种色香味面前，也是要“拱手

礼让”的。何况这种百姓店铺，总是想将西安

小吃“一勺烩”了。面皮、醋粉、鱼鱼儿、甑糕、

千层饼、石子馍、灌汤包、葫芦鸡……当然，任

何一个店面也不能做到十全十美，就连“西安

饭庄”这样的“高门大户”，于众多小吃的“一网

打尽”中，也是有“漏网之鱼”的，何况任意一家

街头小店。你只有深入到千万条街巷中，走过

十趟八趟，才能领会到西安小吃的精髓要妙。

记住，吃在民间，味在小巷。

西安小吃
陈   彦

近日略感左胸部不适，

隐隐作痛，还有些心慌气短，

遂前去就医。医生说，检查

手段有心电图、心脏 B 超、增

强 CT、冠脉造影等。其中，

冠 脉 造 影 靠 精 准 直 观 的 影

像，看得最准确、最细致，能

为下一步治疗作重要参考，

所以也叫“金标准”，建议我

作为检查首选。

做完冠脉造影，躺在病

床上，我不由心生联想。这

是个“标准化”的时代，事事

讲标准，但标准不唯一，于是

才有“金标准”脱颖而出。精

准、可靠、权威，是“金标准”

的基本特征。大千世界，各

行 各 业 又 何 尝 没 有 自 己 的

“金标准”？不论哪个行业，

若能严格坚守“金标准”，就能产生一流效果，形成一

流局面。

就说做酱菜吧，可谓难登大雅之堂的“毫末”之

技，想做出名堂却不容易。北京“六必居”酱菜声名

远扬，许多人到北京来都要捎点回去。“六必居”的

“秫稻必齐，曲糵必时，湛炽必洁，水泉必香，陶器必

良，火齐必得”，将用料齐全、制曲应时、工具清洁、用

水纯净、容器优良、火候适当的六大要求刻进工艺基

因，可以看作其生产的“金标准”。“六必居”酱菜数百

年风味不坠，可见这“金标准”的“含金量”十足。

当老师也有“金标准”。我以为，教师的“金标

准”，不是发表论文多少、课题级别高低、社会知名度

大小，而是教书启智、育人铸魂，以教书育人的成就

论高低。清华大学物理系首任系主任叶企孙，一生

培养了 2 位诺贝尔奖得主、79 位院士，个个都是各行

业的翘楚。退一步说，一个教师即使业绩达不到叶

企孙那样辉煌，只要努力践行陶行知的“捧着一颗心

来，不带半根草去”理念，发扬华罗庚的“人梯精神”，

像张桂梅那样用爱心和智慧点亮万千乡村女孩的人

生梦想，同样也是“金标准”的合格者。

艺人的“金标准”，恐怕最常见的四字评语可以

当之——德艺双馨。但要达到这个标准，可能需要

用一生去奋斗。德艺双馨，就是兼具艺德的厚重底

蕴与专业的扎实功底，除了品德高尚、守底线正言行

外，还要专业过硬、学而有术。戏曲演员要唱念做

打，无所不精；影视演员须形神兼备，演啥像啥；歌唱

演员当声情并茂，余音绕梁。至于片酬高低、粉丝多

寡、商业代言贵贱，都与“金标准”无关。而那些靠炒

作博眼球、靠耍大牌立人设的艺人，纵使一时爆红，

终究会被观众抛弃，只因其忘记了以艺立足、以德做

人，落于“金标准”之下。

在林林总总的“金标准”里，官员的“金标准”尤

为重要，它不仅关系到个人，也关系到百姓和国家的

利益。谷文昌奋斗东山，洁身自好；焦裕禄扎根兰

考，治沙治水；孔繁森心系高原，鞠躬尽瘁；黄文秀倾

力扶贫，奉献青春。他们以实干践行初衷，以公心执

掌权力，坚定为民宗旨，坚守清廉底线，坚持埋头苦

干，成为居官者的楷模，从他们的共性中可以看出官

员“ 金 标 准 ”之 端 倪 ，凝 结 为 三 个 词 ：忠 诚 、干 净 、

担当。

各行各业的“金标准”，虽表述不同，但其追求的

核心本质是相通的：精益求精，专业不容将就；尽善

尽美，初心不容辜负；公开公正，信任不容糟践。“金

标准”靠人来制定，也靠人来执行，它藏在每个从业

者的言行里，守在每个行业的规矩中。

回头再说住院的事。经过冠脉造影检查，医生

迅速了解我的病情，对症治疗，效果很好，半个月我

就康复出院了。医院诊断的“金标准”，可让病情一

目了然，便于治病救人。各行业的“金标准”，则让人

心有尺可量，让社会有规可循。唯有人人守住本心、

行事规矩、各尽其能，方能让个人事业有成，行业行

稳致远，也让小家热气腾腾，国家蒸蒸日上。

漫
话
﹃
金
标
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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晨起锻炼、午后漫步，总能遇上一位环卫工

人。他 50 多岁，右手捏铲子，左手握扫把，腰间

挎着钳子，沿路清洁。我们见面，他总是嘿嘿一

笑，露出满口白牙，一来二去便混成熟人，相互

加了微信，偶尔切磋文学。

我喊他韦师傅，他父母早亡，独自生活，后

来做起了环卫工。30 岁时成了家，爱人也是环

卫工人，负责的路段和他仅隔一条街。他们的

女儿很争气，考上了这边的大学，一家三口暂时

租房居住。

他上中学时就喜欢读路遥的作品。也许是

身世与《平凡的世界》的主人公相似，他格外喜

欢这部小说，对书中的人物如数家珍。谁要是

在朋友圈里说路遥作品的不是，他定会和人急，

直言怼回去。因为路遥，他也爱上了文学创作，

每天扫完街就戳

着 手 机 屏 幕 写 。

我 有 时 逗 他 ，文

不 值 钱 ，何 必 这

样累？他把扫把

一拄：“张老师你

不知道，咱就靠这两支笔生活哩。扫把是大笔，

指头是小笔，大笔扫累了，就用小笔敲作品，作

品发出来了，又给咱添动力。咱就这一个爱好，

用媳妇的话说，一天不写就憋得慌。领导称我

是环卫作家，这话我爱听。人总得有些精神生

活不是？”

韦师傅做事认真，清扫过的路段从来找不

到一片落叶和纸屑，多次被评为环卫标兵。他

扫完自己负责的路段，还要去帮爱人打扫。夫

妻俩一心想攒够钱，凑个首付，在这边买套房。

我喜欢与韦师傅攀谈。他已在网络平台发

表了 1000 多篇散文、500 多首诗歌，作品里有路

遥创作的影子，写的都是清洁工人和普通老百

姓的日常。他说自己有两个梦想：一是想有个

属于自己的窝，二是想出版一本个人作品集。

我说，有梦想才有诗和远方，走起来才能离梦想

更近。他又咧嘴露出一口白牙，然后悄悄告诉

我一件事：他背着爱人偷偷攒了几千块钱，把自

己的作品选集打印一批，装订好送给亲朋好友，

也算是圆了个小小心愿。事后爱人知道了，免

不了和他吵：“几千块钱够买半个平方米的房子

哩，你咋就这么糟蹋钱？”绘声绘色地模仿一番

后，他又嘿嘿一笑：“挨自己的爱人说两句，也不

丢人。”

他渴望自己的文章能在报刊上发表，当一

篇散文终于发表在报纸上时，他兴奋得好几个

夜里睡不着，爬起来就写，写完还轻声读出来，

好几次惊醒了爱人，被骂“发神经”。后来他在

文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小说，更是喜出望外，

手舞足蹈地把杂

志 递 到 爱 人 面

前 ，一 把 抱 起 爱

人转圈圈。

有 一 次 ，我

撞见他和爱人在

就餐。一个塑料饭盒里，盛着米饭、咸鸭蛋、烧

豆腐、土豆丝和炒肉片，夫妻俩你一口，我一

口。爱人想把肉片塞进他嘴里，他却推回去，非

要让爱人吃，推推让让间，肉片掉在了地上。他

捡起来，吹了吹上面的灰，自己吃了。韦师傅

看见我，有些不好意思：“张老师，你别笑话咱

秀恩爱。”又指指盒饭，“这是位好心青年给我

的，看，这么丰盛，咱舍不得一个人吃，就喊她

过来一起吃。”他爱人也有些羞涩地笑了。我看

见，他们还没来得及洗的手，黢黑黢黑的，指头

上 结 着 厚 厚 的 茧

子 ，在 白色的塑料

饭盒衬托下，对比

那样鲜明。

“环卫作家”韦师傅
张朝林

过溪潭，溯流而上

有支流，就有很美的小桥

灌木如铁，岩石生苔

举目皆是水墨

溪石斑紧贴水底，白鹭飞过

扯动画轴上的线条

越往前，越感觉身体接近纸质

溪涧无语，人入画中

有时置身都市

俯首书案，揣摩一副春联

忽地惊讶抬头——

墙上浮现陌生的山水

有时寄身此间

是凌空巨石

是溪畔衰草，等待春风染绿

是画中多余的徒步者

他心生欢喜，并不想破纸而出

春日，黎滩河徒步
李元胜

那是线条，无数的线条，几百上千米的线条，

横平竖直。那是长方体，无数的长方体，在天宇之

下耸立着，参差错落。那是钢铁，无数的钢铁，还

未上色，保持着陨石般黑沉沉的肃穆。

将它们组合在一起的，是塔吊，无数的塔吊。

塔吊一天天长高，长方体一天天长高，晨曦中，它

们的身姿像一片片坚硬的灰色森林。

汽车从 319 国道金阳新城段驶过时，窗外那

线条的、立体的、钢铁的景色，在淡淡的雾霭中，像

带着现代气息的海市蜃楼。在那些长方体的衬托

下，以前觉得颇为高大的行道树，仿佛变得小巧玲

珑了。我，车上的其他人，也都盯着窗外。不久

前，这里还是一马平川的开阔地，被平整后的土

地，似在静静地等待着什

么。没想到，不长的时间

内，一下子就矗立起数不

清的巍峨塔吊。

司机见大家都饶有兴

趣地看着窗外，减了减车

速，降下车窗玻璃，立时，

一股清新的风吹拂进来。道路右侧，远处的青山

隐隐约约，那是重峦叠嶂的九龙山。近在咫尺的

长方体发出的金属铿锵萦绕耳际，还可看到几层

楼高的、纵横交错的钢架间蓝光闪烁，那是众多的

电焊工按照图纸在拼接、在组装……

塔吊下，是正在建设的一个个车间，那上百米

甚至几百米长的车间，像积木般越堆越多。横的

线条，竖的线条，在延伸，在折叠，从平面变成了立

体，再变魔术般构建起一个个棱角分明的长方

体。工业，那看似冰冷的字眼，却是铁与火的淬

炼、光与电的交融、力与力的碰撞、中控室与流水

线的和谐、机械手臂与数控机床的互动，既有着毫

米级的精确，又有着惊涛拍岸、万马奔腾的壮美。

这个项目旁边，是已经成型的厂区。一幢幢

白色的厂房在丘陵间次第排开，一眼望不到边。

一盏盏造型别致的路灯围绕着厂区，像蓝色天际

线上的跳动音符，为偌大的厂区增添了层次感、韵

律感。建好的厂区与在建的项目，一如盛开的花

朵与待放的蓓蕾，万紫千红，蓬蓬勃勃，那才是春

天该有的样子。

工地上，线条伸向辽远、伸向未来，就像我们

经过的这条国道，穿过时空，穿过一代代创业者艰

难求索的羁旅，也伸向梦想，伸向无限的可能。

车子往前行驶，突然有人惊奇地发现，不远处

挺拔起一个接一个粗大的水泥柱。水泥柱上，戴

着红色安全帽的工人师傅正在忙碌，电焊时电弧

闪闪、蓝光熠熠。

一位中年男子说：“知

道这是干啥吗？”

“不知道。”

“正在施工的磁悬浮。

从黄花机场直达浏阳！”

马上有人惊呼：“我猜

了半天，原来是磁悬浮！”

“九龙山下，还有已经通车的金阳大道、长浏

高速。渝长厦高铁也在建设中呢！”

大伙儿的话匣子被打开了，叽叽喳喳地谈论

着有关出游的话题。有人说，以后就可以坐磁悬

浮到黄花机场赶飞机了，距离近了，速度快了，等

于把黄花机场搬到了浏阳。有人说，以后到重庆、

厦门旅游，就可以在浏阳坐高铁了，看三峡、游山

城，看大海、游鼓浪屿，可以说走就走了。展望着

一家子在家门口坐磁悬浮、坐高铁的情形，仿若

“春风得意马蹄疾”的惬意与豪迈。

窗外，森林般的塔吊间，氤氲着潮润的薄雾，

正随着清风缓缓飘荡。

晨曦中的塔吊
胡晓江

太阳落下去了，或者还没有完全落下去，被林

子和屋舍遮挡住了，天空还是亮亮的，朗朗的亮。

几只喜鹊落回树梢上，喳喳地叫。或许有风，

树梢在轻微地晃动。紧跟着，一大群喜鹊飞过来，

黑黑的白白的，活活泼泼的。我越过院子望过去，

喜鹊们像一把撒向林子的带尾巴的黑豆，云一般

落于林中。树枝上一眼能望见的鸟巢不多，不知

道如此多的喜鹊怎么安住。或许，还有

许多鸟巢是我看不见的。那包裹着村庄

的林子甚是幽深和神秘。

隔壁屋顶还有烟囱，炊烟婀娜多姿

地消融于烟色的天空。在晴朗的傍晚，

站在院子里安静地看天，是很妙的感受。

也就是喝一碗粥的工夫，天空便暗

下许多，深蓝，又深黑，像傍晚某个时刻

的 浩 瀚 大 海 。 夜 晚 原 来 是 这 样 走 过 来

的。绿芽开始绽放了，待这片林子绿意

深厚，又将是什么样的景呢？

掀开窗帘，避去屋里的灯光，可以清

晰地看见静静的院子。村头一盏路灯，

翻过门楣高墙，斜照于东厢房的瓦上。

我坐在床头看书，是家乡一位烈士

的资料集。想象着当年，满怀理想的青年，也是在

这样的一个个夜里，躲避着敌人的追捕，奔走、宣

讲、苦读，将最美的憧憬书写在夜色里。文字还原

了他的心跳、喘息和意志。一个人诞生在某个时

代、某一天，似乎注定着一些什么，就像我心目中

的这位英雄，一心要改变国家贫弱、救劳苦大众于

水火，直至流尽最后一滴血。

夜深了，倦意袭来，关灯。忽然兴之所至，又

去看窗外，没想到一下子被震撼了。

硕大的圆月悬于空中，满院子都是月光，不，

还是月辉更有诗意。看过一个很煽情的短视频，

“还记得小时候的月光吗？”视频中的月光就是这

样的，让我怀念、感叹。没想到，我在城外寻到了

“小时候的月光”，还是“小时候的模样”。原来它

并没有改变。

坐在夜色里，能听见血液的流响，似

有若无的样子。很多时候，看不见风。即

使有风，也只是从手背和脸上掠过，没有

声响。风在这里也是小心翼翼的。大地

淹没了所有的喧嚣。

在这里，说话就是说话声，米粒掉在

地上就是米粒声，喜鹊叫就是喜鹊的叫

声。声音都是清晰的，有边界，有层次，就

像黄海与渤海相遇，彼此突破边界，拥抱

在一起，也有着清楚的彼此和诗意。在这

里的思考，纯粹得不会遇见任何一粒沙子

或一丁点儿飞尘。脑海中的静，像高原上

人迹罕至的湖，又似巍峨无语的雪峰。

这么多年在城里，我被一团轰鸣声伴

随，脑袋里像塞进一团纠缠不清的纱。行

走、吃饭、睡觉、看书，被轰鸣声不离不弃地包裹，

严实的门窗也无法阻止它们空气似的渗透。

现在，我明白世界本来就是这样安静的，那些

抹不去的轰鸣，那些缥缈的问题和缺憾，其实都来

源于自己。

听过那么多年的市声、车水马龙声，我能在这

样的静中盘桓多久？我知道的是，大地的本色其

实是心的寻找与守护。

大
地
本
色

沈
俊
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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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画《细雨》，作者刘纯朴，中国美术

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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